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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千载流蕴—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大运河
主题书画展”共有三个部分。上期探
宝，我们着重介绍了反映人文的绘画和
书法作品。纵观历史，大运河除了承载
着非凡的文化底蕴，更是沿线生态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期探宝，我们来看看展
览中涉及国计与生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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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自古便是通衢要津，从春秋末期因军事需求开凿邗沟开始，运河逐渐兴盛，成为
连接多个流域的巨大水运网络。到元、明、清时期，大运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经济命
脉，大量人员、物资通过这一沟通南北的河道得以流通。大运河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一张张古代堪舆图中可见一斑。

展览中便有两幅重要的堪舆图。入口处的一幅《京杭道里图》以长卷描绘出京杭大运河
两岸从杭州至北京的景观。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郭良实介绍，这其实是一幅
仿制品，原作藏于浙江博物馆中，长二十余米，宽六七十厘米，仿制时为便于展示刻意做窄
了。画卷最右端为杭州，最左端为北京，以鸟瞰视角展现了大运河沿岸城池、塔寺、桥梁等重
要地标，横跨长江、淮河、黄河，如同航拍下的大运河。作品采用青绿山水画法，地图绢质，朴
黄为底，群山绵延，河道蜿蜒，城池若隐若现，画上并未全以青绿着色，而只在几处远山点上
了苍翠，颇有层次感。

“堪舆图是在古代用于查看水文地形，给治理运河、管理运河提供重要参考的，从设色来
看，这幅画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法相同，创作者就是想达到既实用又美观的效果，是
地图与绘画相结合的杰作。”郭良实说，这件作品没有落款，从整体风格和内容判断应为清中
期的作品，在乾隆前后，像这种大画极有可能是团队一起绘制的。

另一幅《长江地势图》同样是长卷舆图，但不同的是，其采用了更多文人山水的画法，更接
近于传统的山水画。作品由明代张默所作，绘就了长江与运河在镇江交汇的情形。位于两河
交汇处的镇江，是王安石笔下的“京口瓜洲一水间”，是张祜诗中的“金陵津渡小山楼”，也是辛
弃疾词中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自古人文荟萃，是战略要地与交通枢纽。

画中，滔滔江水占据了主体部分，画面上方和下方为长江两岸，用小青绿画法绘出群山
绿树、庙宇屋舍。最特别的是，江两岸每一处地方均用小楷标注地名，并有注解。一眼望去，
恢宏画卷与蝇头小字相衬，妙趣横生。

除了各种堪舆图，本次展览还汇集了明清时期治理运河的“文字材料”。
展览的“国计篇：通衢要津”中展示了藏于故宫博物院，由明代后期大臣董其昌书写

的《行书淮安府浚骆马湖记》。郭良实介绍，作品中提到的骆马湖就在今天江苏省宿迁
市，这个湖泊距离大运河和黄河都比较近，黄河一旦泛滥，骆马湖就会淤塞，不仅会影响
骆马湖周边的水文环境，甚至还会影响大运河的漕运。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治理
水平，骆马湖常会淤塞，并且阻碍临近的大运河，所以此处一直是古代统治者治理运河
的重点之一。

“董其昌的这幅作品就记录了一位叫朱国盛的官员治理骆马湖的全过程。此人是
明朝万历年间的工部尚书，跟董其昌也是同乡。”郭良实说，根据朱国盛的记载当时的骆
马湖水域面积很大，朱国盛在其著作《南河志·通济河记》中描述为，“天启年间，骆马湖
夏秋遇潦，湖面横亘二十余里，已汇成汪洋大湖。”

同样是在明代天启年间，骆马湖还发生了一次淤塞。据《明史·河渠志》，“天启六年
（公元1626年）七月，河决淮安，逆入骆马湖，灌邳、宿。”虽然明朝政府马上对骆马湖进行
疏浚，但成效不大，湖泊淤积的趋势并未转变。至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骆马湖已
完全淤塞。直到清康熙年间，对黄河和运河的有效治理使骆马湖地区水系逐步恢复。

郭良实告诉记者，该作品不仅是记载明代治理河道的文字资料，在书法方面也有很
高的欣赏价值。“董其昌不仅是明代后期的官员，还是一位书法家，是‘明末四大家’之
一。这篇作品是董其昌仿唐李邕以行书写碑的作品，布局疏朗匀称，是董其昌晚年之
作，其书‘渐老渐熟，反归平淡’且自然洒落。卷后有清沈荃题跋一则，曾经清代的王鸿
绪、安岐、张若霭等鉴藏，后在乾隆年间入藏内府。而且这幅作品足有6米长，为了能全
面展示，我们还特意定制了一个展柜。”郭良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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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时代，大运河的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运河沿线各地的生态公园纷纷建
立，以及生态修复、水岸环境改善等举措，都在述说着人们对大运河的热爱。

由现代画家王颂余、贺建国创作的《导洪穿运》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作品描绘了南运河沧州段一处导洪穿
运节制闸。画面中洪水由远及近奔腾而来，而在画面的中央，运河静静流淌，丝毫没有影响到河面上的船
舶。郭良实说：“这是一座水上立交。上方是运河，下方则是行洪口，两股水流交汇但是互不影响。如今这样
的水利工程在运河上可以见到很多。”

展览现场，由江苏省现代美术馆收藏的7幅《大运河新颜图》也让不少参观者流连忘返。这7幅作品分别绘
制了扬州、镇江、淮安、无锡等大运河在江苏省的流经城市。“这些作品涵盖了城市的地标建筑、代表性的运河遗
存，让熟悉运河的人一眼就能分辨。同时每一幅作品采用的创作风格都不一样，没有任何雷同。”郭良实说。

《大运河新颜·淮安段》采用了版画风格，作者是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栾剑。画面最上方是淮安运河文化
的代表“总督漕运部院”，这是每一个淮安人的骄傲。郭良实说：“天下九督，淮居其二。当时漕运总督就在淮
安，而画面中的‘总督漕运部院’就是其办公地点。”画面融合了总督漕运部院、淮安河下古镇、清江闸、大运河
立交、千年斋等历史文化符号，以晚间运河船只为媒介，将古镇建筑与水面倒影结合，形成时空交错的视觉效
果。作者运用白描技法，单线勾勒出繁华过后的宁静景象，虽未绘人，却处处显人迹。

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刘南平绘制的《大运河新颜·扬州》则是一幅水墨画，描绘的是整个大运河中最古
老的一段，画面远景开阔，以酣畅的水墨挥洒写意趣味。远景和中景中依稀显现的山川和古塔建筑令蜿蜒的
运河流淌出悠悠古意。近景中的红色桥梁和红色旗帜则营造出热烈的氛围，江扬大桥上下是繁忙往来的车
辆和运输船队。作品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体现了扬州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

郭良实认为，相较于瓷器等文物种类，书画中的运河更加形象，即便中国画中有写意的成分，但也是相对
写实的。“有种说法叫以图证史，用图像来说明历史，可以和文字相互参照，让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更加立
体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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